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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，我大学本科毕业

后即启程奔赴甘肃省，成为林业部白龙江林

业管理局舟曲林业局的一名技术员。在陕甘

川三省交界的茫茫秦岭中，我与同行们并肩

奋战，为林区开发贡献一份力。尽管我接受

过 4 年林业学的本科教育，与当地百姓相比

仍不免“败下阵来”。进山途中，他们随手

一指，便能叫出各种植物的名字，这让自诩

专业的我羞愧不已，汲取更多科学知识的渴

望更加强烈。

1978 年 3 月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，让

包括我在内的科技工作者迎来了“科学的春

天”。我阔别大山，于 1979 年考取西南林学

院（现西南林业大学）树木分类与分布专业

研究生，师从著名树木学家徐永椿教授。

徐永椿教授对研究生要

求 甚 严， 他 常 说：“ 学 树

木学，不但要学好理论，更

要从实践中学习。要经常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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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外去，多做调查，多采集标本。这样才能学

得好，学得扎实。”我回想起过去读本科时，

上下学经常路过一间放满大柜子的标本室，每

当我们充满好奇地向里面张望时，总会被高年

级学长警告：“这是徐教授的树木标本室，不

得随便进入。”在师从徐永椿教授之后，我对

他通过点滴积累获得的巨大成就有了更为深入

的理解，也对他“常到野外去”的观点极为赞同。

学习树木学必须吃苦，也要甘于吃苦。关

于这一点，我在校期间便深有体会。当时，学

校有一位专门研究红薯的老先生，因年轻时留

美国，总喜欢“洋装在身”。我留意到，老先

生的西裤总是高高挽起，脚上永远踏着一双沾

满泥土的解放鞋。这身不合时宜的装扮给我留

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老先生尚且如此，年轻

人有什么理由不脚踏实地、潜心问学呢？在校

期间，徐永椿、薛纪如等教授注重言传身教。

他们克服年龄和健康的困扰，带领学生赴西双

版纳等地考察学习，翻山越岭采集标本，为开

发边疆林业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也为青

年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。

当 52 岁的我重新出发，带着“石质荒漠

化（简称石漠化）治理”的科研任务，奔走在

红河州北部瘠薄的石头山上，也能像当年的秦

岭老乡们一样，熟练地说出不同拔海高度和气

候环境中的植物名称时，我为自己在大学中从

未虚度光阴而自豪；当我从近万个实验数据中

筛选出符合当地气候和土壤特点的树种和草

种，为 80 亩石头山披上绿装时，我坚信自己

学有所用，将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，一生

无愧于心。征文
我的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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